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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浩然辞去张九龄幕的时间与原因

魏景波

内容提要 孟浩然晚年短期入张九龄幕，是其生平重要经历，为学界所关注。但辞幕时间及
原因，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。通过考察孟浩然在幕时期的诗歌唱和，可知其在幕时间至少为
一年零三个月。辞幕原因则是由于张九龄的政治失意，引发了孟浩然的仕途无望，因心灰意
冷而辞幕还家。
关键词 孟浩然 辞幕 时间 原因

孟浩然生平行止的研究虽然有长足的进展，但还存在不少分歧，特别是关于何时辞去张九龄幕府

与在幕为时之长短，以及辞去之原因，前二者出入较大，后者则语焉不详，三者均值得继续考察推究。
对于孟浩然何时入张九龄幕，学界看法一致，即张九龄贬荆州长史之开元二十五年 ( 737) 夏季。

陈贻焮《孟浩然事迹考辨》中说: “孟的《荆门上张丞相》说: ‘共理分荆国，招贤愧楚材。……始慰
蝉鸣柳，俄看雪间梅。四时年籥尽，千里客程催。’据首二句，张到任后似即辟孟入幕。张四月贬官，
五、六月或已抵荆州 ( 今湖北江陵) 任所。据后四句，孟似于这年夏末秋初 ( “蝉鸣柳”) 捧檄入幕，
而年终即思辞归襄阳 ( “雪间梅”、“年籥尽”、“客程催”) ，不久当即还家。在荆州幕不到一整年。”①

按此诗意蕴，从荆州至襄阳只有四百多里，“千里客程”非指 “辞归襄阳”。且言 “客程”而非 “归
程”，故当指诗人因公使扬州事。从荆州至扬州一千五百里，举其整数正是 “千里”之遥。而入幕时
间定在开元二十五年夏末秋初，则为学界接受。论者又据张九龄 《荆州谢上表》，说贬命下于四月十
四日，“即日上路，星夜奔驰，以今月八日至州”。长安至荆州一千六百多里，则谢表当上于五月。而
孟浩然最早应在夏季入幕，刘文刚《孟浩然年谱》、傅璇琮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、顾建国 《张九
龄年谱》等均持此说。
陈文所言“不久当即还家”，又补充说“他于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立春后不久辞幕归家”，其依据是

“去年岁暮上诗 ( 《荆门上张丞相》) 辞归，这时犹在江陵，想离行期不远了”。上文已言孟诗的 “四
时年籥近，千里客程催”，并非言思家辞归，而是谓因公使扬州事，说亦见王波《孟浩然行年新考》②。
此行途径彭蠡湖、庐山，孟之纪行诗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有云: “我来限于役，未暇息微躬。淮海途
将半，星霜岁欲穷。”观末句知作于年终，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即系此诗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。淮
海指扬州，因谓扬州北临淮水，东南至海。佟培基 《孟浩然诗集笺注》说: “孟浩然此次行役，自故
乡襄阳经彭蠡，由泗入淮，至此走了一半路程。”似乎把此行看作个人行为的江南漫游。孟浩然对陶渊
明很为向往，在《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》曾言: “尝读高士传，最嘉陶征君。”陶渊明作桓玄幕僚
时，奉命从江陵使金陵，在返途作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》就说过: “自古叹行役，我今
始知之。”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又说: “怀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。”在作刘敬宣参军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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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奉命使都，《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》亦言: “伊余何为者，勉励从兹役。”对此孟浩然
当会了然于心。而且在他多次东南漫游的诗中，从来没有用过 “行役”或 “怀役”、“羁行”一类说
法。从孟诗“限于役”、“未暇息微躬”看，则为奉命出使无疑。从荆州至扬州，中经彭蠡湖，即今之
鄱阳湖，亦为行程之一半，故谓此行为自故乡出发的江南漫游，则有误。
特别是孟浩然与宋鼎的唱和之作 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，足可证明孟并非于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立

春后辞幕归家。李浩《孟浩然事迹新考》以为: “宋大使疑指宋鼎，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二载其 《赠张
丞相序》曰: ‘张丞相与余有孝廉校理之旧，又代余为荆州。余改汉阳，仍兼按史，巡至荆州，故赠
之。’又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十四‘山南道随州’: ‘( 唐城县) 开元二十四年采访使宋鼎奏置。’知宋
鼎在张九龄被贬荆州 (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) 之前，领荆州兼山南道采访处置使，即孟诗所说的 ‘大
使’。”并进一步考断: “据前宋鼎序知张九龄代其领荆州，则他们唱和时间的下限在开元二十五年四
月。”① 盖因未细读宋鼎诗，所以结论的下限时间有误。
按张九龄有 《酬宋使君见赠之作》，孟浩然亦有 《和宋大史北楼新亭》曰: “返耕意未遂，日夕

登城隅。谁谓山林近，坐为符竹拘。丽谯非改作，轩槛是新图。远水自嶓冢，长云吞具区。愿随江
燕贺，羞逐府僚趋。欲识狂歌者，丘园一竖儒。”皆为同一时期的唱和之作。而宋鼎诗 《赠张丞相》
发端即云: “汉上登飞幰，荆南历旧居。”是说从改领的汉阳郡而来，来到荆州之南曾住的旧居。此
即其序所言: “余改汉阳，仍兼按史，巡至荆州，故有此赠。”宋鼎此来，按公务巡行至荆州。故其
诗接云: “已尝临砌橘，更睹跃池鱼。盛德继微眇，深衷能卷舒。义申蓬阁际，情坦庙堂初。郡挹
文章美，人怀燮理余。皇恩傥昭亮，岂厌承明庐。”尝橘睹鱼言九龄治绩，又谓接己任的张丞相肯
定会治理得舒卷裕如。过去在蓬莱阁校书，朝廷共事，相处甚洽。如今文章之美聚集于此，人人都
会感受到恩德。皇恩傥若沐浴，张丞相一定会返回帝京中枢。“已尝”、“更睹”云云，显然是巡察
后的表彰语。如果把此诗定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之前，怎么能说 “已尝临砌橘”，即就是尝到，也
应是宋鼎的政绩，而非张九龄的 “盛德”。而且张九龄的 《酬宋使君见赠之作》说: “罢归犹右职，
待罪尚南荆。政有留棠旧，风因继组清。高轩问疾苦，烝庶荷仁明。衰废时所薄，只言僚故情。”
看 “政有”两句，是说自己接任后，还能感受到宋之前任政风。观 “高轩问疾苦”两句，可知宋鼎
是以按察使身份巡至荆州，就再显明不过了。又据 《册府元龟》卷四八，宋鼎开元二十七年自广州
刺史改三路府长史，故 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把他们的唱和系于开元二十六年，当正确无误。孟浩
然 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，无庸置疑亦当作于此时。换言之，至少此年秋橘成熟的九月，孟尚在张
的幕府中。
孟浩然何时离开张九龄的幕府，史料无载，从孟诗也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。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

则在“开元二十七年四月”条说: “夏，孟浩然自荆州归，在襄阳，有诗送萧诚赴荆州。”因据 《岘山
送萧员外之荆州》的“涧竹生幽兴，林风激管弦”，以为 “当为夏日作。本年秋，孟浩然在襄阳有诗
送王昌龄，其返襄阳，约在本年夏”。如此，则孟从开元二十五年夏入幕，至二十七年夏离幕，为时整
整两年。此一结论的前提是“开元二十七年正月”条所言: “张九龄在荆州，有春朝对雪诗，孟浩然
和作。”实际此条的时间与史实有出入。张九龄 《立春日晨起对积雪》说: “忽对林春雪，瑶华处处
开。今年迎气始，昨夜伴春回。”孟浩然酬作 《和张丞相春朝对雪》亦云: “迎气当春立，承恩喜雪
来。”所谓“迎气”，即立春日迎春。而“今年迎气始”的迎春之制，起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。何格
恩《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》谓张诗: “当作于贬荆州以后。《旧唐书》卷九 《玄宗纪》: ‘开元二十
六年春正月丁丑，亲迎喜气于东郊，祀青帝。’此诗当撰于本年正月。”② 熊飞 《张九龄集校注》卷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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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何考又增一证: “《唐会要》卷十上: ‘开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: “自今已后，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
公卿，亲迎春于东郊。”’‘今年迎气始’，指今年首次执行唐玄宗的这道迎气诏令，故系二十六年春，
是。”① 何考、熊注系年确凿不移。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系年恐有误差，向后推移了一年。如此看来，
谓开元二十七年孟浩然尚在幕府，就失去了根据。
综上可知，孟浩然于开元二十五年 “蝉鸣柳”之夏末入张九龄幕府，至次年 “尝橘”之秋季尚在

幕府中，至于以后何时离开，比较具体的时间只能付诸阙如。或者可以说，孟在张幕之中，至少有一
年三个月的时段，这或许不会有何大误。
关于孟浩然离开张九龄幕府的原因，论者亦未予以应有的关注。谭优学 《孟浩然行止考实》说

在开元二十六年 “似已回襄阳养疴”②。孟浩然在幕府所作诗，未言及病，故语气在疑似之间。《唐
才子传校笺》也只说 “回襄阳养病”。刘 《谱》“开元二十六年夏”条说: “浩然患背疽时间，书均
不载。考本年春，浩然尚在张九龄幕府中，尔后活动突然中断，而从浩然诗和行动看，他并无马上
离开荆州之意，其离开显然系背疽发作。”把孟浩然在幕府可考的时间下限断于本年春，离幕原因断
为背疽发作。而 “开元二十五年冬”条云 “还襄阳，有和鼎诗”，把孟浩然和宋鼎诗看成年末在襄
阳故里的遥和。理由是 “浩然还乡，是度春节”，而且认为 “所建亭，似应成于春节之前，诗也应作
于春节之前”。然此诗发端即言 “返耕意未遂，日夕登城楼”，登楼者明显包括孟本人在内，诗作于
荆州无疑，时在本年 “尝橘”之秋季，已见于上文。至于说亭建于春节前与孟回家过春节，亦无任
何依据。
至于说孟辞幕因了“背疽发作”，亦属于臆测，同样没有依据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写的

《唐代文学史》亦谓“因病辞职回家，结束了为时一年左右的幕僚生活”③，亦为估摸约略的说法。另
外一说是孟对“幕僚生涯颇感厌倦”，于开元二十六年春后，“未几辞归襄阳” ( 王波 《孟浩然行年新
考》) ，辞幕时间则采陈文。第三种说法则语焉不详，如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。
辞幕原因未见明载，孟诗亦未显言，我们只能从孟浩然入幕前后的行踪与诗作寻绎其心迹，作大

致的推测。孟浩然曾于此前之开元二十二年再赴长安求仕，不料失意而归，颇为愤懑。作为 “与孟浩
然为忘形之交” ( 王士源《孟浩然诗集序》) 的张九龄，时为执政之宰相，当有所不安。大约作于此年
或稍后的《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》说: “吾观《鹪鹩赋》，君负王佐才。惜无金张援，十上空归
来。弃置乡园老，翻飞羽翼催。故人今在位，歧路莫迟回。”就认为张九龄会 “沉沦拔草莱”，当提携
布衣之士。张之招孟入幕，很自然地重又点燃了孟浩然的仕途热望。因此，孟浩然入张九龄幕，不仅
仅是为了从事幕佐之职，而是要实现早年“冲天羡鸿鹄”与“望断金马门”的理想与期望，渴望借助
入幕，张九龄能“一荐甘泉赋”( 《田园作》) ，实现多年之夙愿。张九龄虽由相位贬谪下野，但在当时
仍具有极大的政治声望。孟浩然时近知天命之年而未沾一仕，张九龄对他的吸引当具有极大的力量，
所以诗中充溢企求与热望。
孟浩然入幕后涌起强烈的大展鸿图欲望，还可在当年早秋所作的 《和卢明府送郑十二还京兼寄之

什》中，看出端倪: “洞庭一叶惊秋早，濩落空嗟滞江岛。寄语朝庭当世人，何时重见长安道?”语气
之迫切，颇有些急不可待，看到别人还京，自己亦跃跃欲试。一味依靠张九龄援引举荐，似乎都有些
间接，亟欲与当朝执政者对话，因为他毕竟是四十九岁的老布衣了。
在入幕当年冬季所作 《荆门上张丞相》，可见出情绪颇为欣喜兴奋: “共理分荆国，招贤愧楚

材。召南风更阐，丞相阁还开。觏止欣眉睫，沉沦拔草莱。坐登徐孺榻，频接李膺怀。始慰蝉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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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，俄看雪间梅。四时年籥尽，千里客程催。日下瞻归翼，沙边厌曝鳃。伫闻宣室召，星象复中
台。”认为张九龄聘请幕佐从事是招贤共治，拔擢草莱，让人笑上眉梢。并以徐稚喻己，视张为好
贤的陈蕃，或者为声望极高之李膺，故一入幕就有 “始慰”之感。末四句言: 张不久将归翼于日
下帝都，不会久处江边荆州贬所，就像贾谊一样受到皇帝重视，从而恢复相位。作于同时的 《陪
张丞相登嵩阳楼》亦言 “客中遇知己，无复越乡愁”，则把张九龄视为人生感遇之知己，心情还是
很愉快的。
然而，他从入幕的夏季等到年终，却没有什么好兆头，只等来奔波扬州的公使。作于岁末的奉命

公使扬州途中的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，伤感于行役限程的“未暇息微躬”，表露羁役限程之劳苦，触景
生情。“久欲追尚子，况兹怀远公”，已然滋生了归田之心，并在诗末宣告 “寄言岩栖者，毕趣当来
同”，说出完这趟公差，当辞幕归隐，看来这时的心情已不那么愉快。此后返回荆州所作的 《溯江至
武昌》说: “家本洞湖上，岁时归思催。”所谓洞湖，就是他在《寻张五回夜园作》所说的“闻就庞公
隐，移居近洞湖”，———在他的家园附近。故次句“归思”，即思归家园。
此年岁末陪从张九龄观猎、游览、祠祭，诗作中也表露出失望之意，《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

迪张参军》说: “从禽非吾乐，不好云梦田。岁晏临城望，偏令乡思悬。参卿有数子，联骑何翩翩。
世禄金张贵，官曹幕府连。……何意狂歌客，从公亦在旃。”开端即发不喜游猎而有乡思之悬，次言幕
府多为世禄金张子弟。末言像自己这样原本 “狂歌”在野之人，于此就不那么合拍。孟浩然原本骨傲
狷介，自视甚高，不愿以入幕作为仕进常途，只是因为对张九龄抱有极大的期望才屈身入幕。然入幕
至今，希望似乎没有任何着落，故此诗末尾颇有“争食羞鸡鹜”的懊恼。
次年秋所作的《和宋大使北楼新亭》一则曰“坐为符竹拘”，再则曰“羞逐府僚趋”，在幕的烦闷

郁积在心，溢于言表。而“欲识狂歌客，丘园一竖儒”，则与前诗结尾具有同样的桀骜不逊。可见这
时他对幕僚职务颇感拘束，决意返耕归田，更可以看出对原来倾心并寄予热望的张九龄，此时已深感

失望而不无微词。
在幕府大约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里，经历了由热望———失望———绝望，以至于懊恼的心路历程，

他决然辞幕而归。张九龄及幕府亦无送别之诗，对这次不愉快的求仕活动，他自己似乎也不愿意留下
告别的篇什。如前所言，有可能在开元二十六年“尝橘”的秋季，因为难以忍受 “符竹拘”与 “府僚
趋”，怏怏然辞幕而归。
至于他的病，或者具体说“背疽”，最早记载见于开元二十七年秋季的 《送王昌龄之岭南》，说自

己“已抱沉痼疾”。如果说从上年秋后返归故里所患，至此一年亦可称为 “沉痼疾”。痈疽为细菌感染
的炎症，属于急症，一年未痊愈，即为“痼疾”。此年孟浩然已届五十一岁，仕途看来彻底无望，心
情大坏，疾病自然滋生。再者，在他的荆州诗里没有任何关于疾病的表述。若病生于幕僚期间，自然
会以病辞幕，理由冠冕堂皇，也会自然见于诗中。所以他的辞幕更可能是负气带性的 “心病”，又没
有正当理由，因而诗里就不必提及了。
另外，张九龄在荆州所作诗里表露出的政治心态，也加剧了孟浩然的失望之情。张九龄的 《荆

州作二首》充溢着被排挤的沮丧与苦闷。其一云: “千虑且犹跌，万绪何其纷。进士苟非党，免相安
得群。众口金可铄，孤心丝共棼。意忠仗朋信，语勇同败军。”他因所举荐的周子谅谏阻牛仙客入
相，触怒玄宗，又为李林甫所谮，终于被疏远，只能以 “幽兰只自薰”洁身自怜自慰，已无力有何
进取。其二写得更为凄凉悲伤: “谁谓诚不尽，知穷力亦殚。”不仅感到精疲力尽，而且精神上受到
打击与摧残: “浩荡出江湖，翻覆如波澜。心伤不材树，自念独飞翰。……况乃山海泽，效无毫发
端。内讼已惭沮，积毁今摧残。胡为复惕息，伤鸟畏虚弹。”写自己感到孤独无援，于贬所更难以有
所作为。忧谗畏讥之心，惊弓自哀之意溢于言表。入幕前的孟浩然，对张九龄罢相前后的险恶政治
处境并不十分了解，由于受乡野处境的限制，也不会看到张九龄的罢相是朝政衰败的转关。入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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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朝夕相处，对幕主心态应当逐渐有所洞悉。起先，对张九龄的失意曾有劝慰式的鼓动，作于开元
二十五年十二月的 《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》说 “谢公还欲卧，谁与济苍生”，对张九龄的
心灰意冷，仍以东山再起的谢安来激发振作。似乎对李林甫垄断朝局之势不甚明了，而对故人张九
龄仍然寄有殷切的希望，以为张还会东山再起，再度入相。但当他看到张九龄孤独忧伤，不仅在贬
所 “效无毫发端”———彻底失去政治上的发言权，而且被 “摧残”得像 “伤鸟畏虚弹”的时候，他
希冀能得到举荐的热望，便逐渐冷却。觉得跟随毫无作为的幕主，恓惶趋走，与 “端居耻圣明”的
观念相差太远，只是一种 “争食羞鸡鹜”的拘束与无聊。于是自视为 “冲天鸿鹄”的孟浩然，便不
得不怏怏然飞回到他的故园。
总之，一年三个月的幕佐生涯不算太长，他的辞幕并非对 “幕僚生涯感到厌倦”，至于 “因病辞

职回家”的可能性也不大。张九龄的政治失意，引发了孟浩然的仕途无望，因心灰意冷而辞幕还家，
从本质上讲，都是李林甫专权下酿成的连锁式悲剧，所以归宿也有几许相似之处。当开元二十八年
( 740) 春夏间，当王昌龄自岭南贬所兴冲冲地北归途中，与挚友孟浩然会于襄阳，“时浩然疾疹发背，
且愈，相得欢甚，浪情宴谑，食鲜疾动，终于冶城南园” ( 王士源 《孟浩然集序》) ，几乎与五月七日
病卒于韶关曲江私第的张九龄，先后相差没有多少日子。就在这年此前的春天，李白路过襄阳，有
《赠孟浩然》诗: 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
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挹清芬。”几乎成了孟浩然的盖棺定论。张、孟的辞世，标志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即
将谢幕，也显示了诗史上的前盛唐也将成为逝去的时代。接续的后盛唐诗的辉煌却与天宝时期的朝纲
衰败，形成二律背反两极分化的局面，这与前盛唐政治与诗歌的开明高朗的一致性，都有了一定的

区别。

［作者简介］魏景波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发表过论文《强至诗小议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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